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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蛮：中国马克思主义美术研究先行者（下）
□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回到延安 任教鲁艺

胡蛮初到延安， 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
（简称鲁艺）美术系担任教员。 他从苏联归来，
历经艰险带回很多介绍苏联艺术家的画册及

印刷品，供师生观摩学习。 这批资料第一次系
统地向延安介绍了苏联美术和苏联革命时期

名家美术作品，在鲁艺引起热烈反响。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 胡蛮坚持创作，

用从苏联带回的油画、水粉颜料，有时用自制
的画纸，画了几十张速写、油画和水粉画，包括
1942 年在延河岸边所作的油画《火焰驹放青》、
水粉画《延安桥儿沟村头小景》，1945 年画的铅
笔速写《延长石油厂的钟》，1946年创作的油画
《贫农宜兴盛肖像》， 以及 1947 年创作的油画
《李伯钊在延安住过的窑洞》《陕北雪景》 等。
这些作品至今仍由鲁艺珍藏。

在延安时期，胡蛮曾先后担任过延安美协
第二届会务委员，鲁艺美术研究室主任、美术
系党支部书记，鲁艺教员组党支部书记、美术
系教员组组长、生产小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文
化协会执委、美协执委，《延安文艺》编委，中央
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美术组组长及边区文联

常务理事等职务。

敢于争论 直指要害

延安当时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
版画、漫画、雕塑等创作形式多样，观点与流派
纷呈，思想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在这些争论中，
胡蛮的立场和观点引人注目。

1941 年陕甘宁边区美协举办第一届美展
后，胡蛮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目前美术上的
创作问题》一文，对美展提出批评，认为就创作
内容来说，美展中只看见大量类似“风俗画”的
作品，美术家不去了解和描写人民的现实生活
中所显示的政治。胡蛮认为这反映出一个严重
的缺点———轻视政治命题，偏重自由创作。 其
根源就是错认为艺术和政治是两回事，是不相
干的，是分离的，并由此产生了“艺术第一”的
谬论。他在文中肯定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
运用民间水印技术进行的套色木刻的创作，认
为是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的结果。胡蛮强调，
美术创作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并且有意无意
表现着某一阶级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意识，具体
来说就是艺术主题要配合一定时期的形势和

政策。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一些美术家的反
驳，他们认为一个批评家应该看重作家的生活
和技巧，不能机械地强调“政治”。

显然，这场争论代表了两种立场。 胡蛮比
较侧重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较早意识到了美术
的革命性、大众化的要求。

1942 年 2 月初，鲁艺三名美术家举办作品
联展，在鲁艺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他们醉心于
以马蒂斯、毕加索为代表的现代派绘画，特别

欣赏其色彩、线条所构建的形式美，主张革命
美术也应该学习和效仿西欧现代派绘画风格。
胡蛮等人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在延安公开提倡
这种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歪曲形象，并专在艺
术形式上下功夫的所谓现代派绘画是错误的。
胡蛮等人指出，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革命实际
需要，与广大人民的欣赏习惯格格不入。 这场
争论在当时被称为“马蒂斯之争”。

理论研究 首开新路

美术创作之余，胡蛮将主要精力投入美术
史研究。 当时延安美术创作十分活跃，理论研
究却鲜有人涉足，胡蛮是为数不多进行理论研
究且极其活跃的一位美术家。

作为美术研究室主任，胡蛮为满足教学所
需，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美术史 。
1940 年， 他在鲁艺历年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第
一次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创作完成了《中
国美术史》初稿。胡蛮从造型艺术的本源入手，
阐述了美学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影响，充
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美术创作中的历史地位，
首次将美术工匠与从事美术劳作的奴隶写入

美术史。 他提出的“人本位”文艺观点，与毛泽
东“文艺为人民”的思想高度契合，对中国美术
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部学术巨著于 1942 年完成排版 ，1946
年 3月在延安出版发行。自抗战时期至新中国
成立后的 1963年，多次再版。 胡蛮由此成为中
国马克思主义美术理论研究的先行者。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 5月 2日至 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
分三次召开。 延安的美术工作者包括胡蛮共有
10多人参加。 参会者热情饱满，从鲁艺步行至
杨家岭听报告，来回 30多里，谁都不在乎辛苦。

5 月 23 日第三次全体大会是最后一次会
议，气氛更加热烈。讨论结束后，趁着夕阳的余
晖，大家一起合影。百余人分成几排站立，毛主
席、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坐在前排中间。 这张
合影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胡蛮亦在其中。

合影中还有一位来自周口的女作家曾克。
从照片上看，他们二人位置很近，不知道当时
他们是否熟悉。

当天晚上的会议， 由于参会人员众多，不
得不临时改在室外举行。 在明亮的汽灯下，毛
主席发表总结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
方针。胡蛮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更加明确了前
行的方向。此后，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胡
蛮多次修订《中国美术史》。

胡蛮在延安时曾多次参加会议聆听毛主席

讲话。这次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毛主席与同
志们一一握手，询问名字，问到胡蛮，胡蛮回答
“叫胡蛮”。 5月 23日，下着雨，胡蛮穿着雨衣一
早来到杨家岭。毛主席正在大礼堂前散步，主动
与他交谈，问胡蛮：“是哪里人？ ”胡蛮回答：“是
河南扶沟———黄泛区人。”毛主席又对他说：“听
周扬同志说过，你在写《中国美术史》。 ”

延安时期是胡蛮美术生涯中为党的美术

事业贡献最大的时期。作为最早的中国马克思
主义美术理论家，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美术上的
民族形式问题、国外美术批判研究问题以及配
合当时时局的文章， 先后发表在 《解放日报》
《文艺突击》《中国文化》等报纸刊物上，部分宣
传党的文艺方针的重要文章被各解放区报纸

转载。 他还征集各解放区优秀美术作品，在边
区大礼堂主持举办规模盛大的展览会， 并于
1946 年 1 月 24 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解放区
的木刻———新年木刻展后记》一文。

抗战胜利后，鲁艺大部分师生前往新解放
区，胡蛮留守负责善后工作。 1946年 3 月鲁艺
留守工作结束后，胡蛮被调到中央党校文艺工
作研究室，担任美术组组长。在中央党校，他参
加群众运动及学习， 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生活，
组织并参与创作油画、连环画，并以“拉洋片”
形式在延安、陇东等地展出，取得良好宣传效
果。 1947 年，胡蛮随中央党校撤离延安，转战
陕北，后到华北解放区工作。

“爱改名字”“戒烟故事”
延安岁月，是胡蛮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新

中国成立后，延河两岸、鲁艺校园的往事，被他
补写进日记里。

在延安，胡蛮以研究美术理论闻名，其实
也是一个有趣的人，被称为“爱改名字的鲁艺
教员”。

他原名王钧初，1935 年到苏联后先后改名
为“苦力”“罗思”，取齿轮与螺丝钉之意。 回到
延安后改名为“王洪”，后又改为“旺红”。 后来
因有人取笑这个名字不像男人的名字，他又取
名“胡蛮”。 1947 年，胡宗南进攻陕北，延安《解
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胡宗南为“胡蛮”。胡蛮闻
讯不安，又将名字改成“祜曼”，并向同志们解
释说这是外语中“人道”的意思。

胡蛮曾回忆 ，1945 年八九月间的一个晚
上， 毛主席在延安交际处召集几十名干部讲
话，动员干部到东北去。 毛主席一到会场，便
逐一与大家握手，并询问每个人的名字。 当听
到“胡蛮”时，还特意问是哪两个字。 胡蛮因有
意将“胡蛮”改为“互曼”，就报告说：“如把‘胡
蛮’改成‘互曼’是不是好些？ ”毛主席听后点

了点头，但没说可不可以。 随后在讲话中，毛
主席提到 “哪里有人民就到哪里去 ”，并明确
表示自己会留在延安，名字也不会改。 胡蛮听
后，遂放弃改名之想，认为“胡蛮”这个笔名已
用久了，改起来也不容易。

当时来延安的革命青年大多改了名字，以
示革命的决心。 胡蛮改名次数相对较多，成为
鲁艺一段趣谈。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与胡蛮在鲁艺共事，曾
讲述其戒烟轶事： 胡蛮当年居住在鲁艺东山，
烟瘾很大，常持烟斗，配一个装烟丝的橡胶烟
荷包，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延安十分难得。 有一
天，华君武看见胡蛮在窑洞前的半山草丛里找
东西，后来才得知他前一天决心戒烟，把烟斗
和烟荷包都扔下了山，第二天烟瘾犯了，又顾
不得面子找回了烟具。 新中国成立后，华君武
以胡蛮戒烟为题材创作漫画 《决心》， 还写了
《胡蛮戒烟和改名》等怀念文章。

《决心》后来成为中国漫画史上的经典作品，
其灵感正来源于胡蛮这段真实而生动的往事。

为先烈寻找安息处

1949年 6月，胡蛮从石家庄的华北人民政
府图书文物管理委员会，调到新成立的北平市
委文艺工作委员会，承担起筹建新中国美术机
构并开展相关领导工作的重任。

有段时间，胡蛮从城内到石景山钢铁厂体
验生活，每次往返都经过西郊的八宝山。 细心
的胡蛮发现，在八宝山一处醒目位置有座日军
建的“忠灵塔”。 他认为，这座印证日军侵华罪
行的建筑应当拆除，并将此地改建成为革命先
烈安息的地方。

1950 年，新中国成立不久，胡蛮便致信时
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提出这一建
议，迅速获得政府支持。 在中央和北京市人民
政府的统筹推动下， 八宝山革命公墓不久落
成，从此成为首都人民举行重要悼念活动的庄
严场所。

1953年 8 月，胡蛮出席北京市人民代表大
会。 会上，有人就北京城墙存废问题征求他与
梁思成的意见。 胡蛮回答：“城墙要不要，要看
实际需要。 ”

新中国成立后，胡蛮历任北京市文联常务
理事兼研究室主任、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主
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
中，他一直致力于颂扬工农兵题材与祖国建设
主题的优秀美术作品，同时批评那些与时代精
神相悖的文化现象。 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和《美术》等报刊
上发表数十篇理论与评论文章。 20 世纪 50 年
代末，胡蛮辞去行政职务，潜心投入中国美术
史与画论研究。

常忆鲁迅先生

1963年 6 月 28 日，上海大雨滂沱，胡蛮立
于鲁迅先生墓前，将无尽追念化作诗句，题写
于照片上：“壮怀展众志，涉事临大节。 赠言长
纪念，万里渡风雪。 ”

胡蛮重访大陆新村鲁迅故居， 看到 20 多
年前作为临别赠礼的《读〈呐喊〉图》依然陈列
于此。鲁迅亲切、幽默的神采依旧，令胡蛮心绪
起伏，难以平静。在鲁迅故居门前，胡蛮回忆起
当年与鲁迅分别的情景，对身边的人描述：“当
时鲁迅先生送我到门口，许广平先生带着海婴
也出来相送。 鲁迅先生说‘再见’，我也说‘再
见’。 想不到那一别，竟成永诀。 ”

鲁迅生前对胡蛮非常器重和爱护，胡蛮也
视鲁迅为人生导师。 1936年 10 月，鲁迅去世，
胡蛮正在苏联，获悉噩耗，立即写出《鲁迅先生
逝世哀感》和《鲁迅的美术思想》两篇文章，发
表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他
的文章，与萧三、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纪念鲁迅
的文章， 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最早、最
重要的鲁迅纪念文献。

在延安时期，胡蛮始终没有忘怀曾经指引

自己成长的鲁迅先生。每逢鲁迅逝世纪念日前
夕，他必撰文抒怀，如《鲁迅在生活着》《鲁迅的
最深苦痛》《鲁迅的艺术活动》《纪念鲁迅》 等，
篇篇凝结着深切的追思。

新中国成立后， 胡蛮仍多次发表文章，纪
念鲁迅先生。

呕心名著 成就经典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胡蛮一直保持着写美
术工作日记的习惯，详细记录了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至“文革”前，他所参与和负责的中央及北
京市的一些重要美术活动。 这些珍贵的文字，
为新中国早期美术史留下了一批真实可靠的

一手档案。
“文革”期间，胡蛮被打成“中国美术界最

老的反动学术权威”。 1979年， 他带病出席全
国第四届文代会，之后一直从事中国美术史理
论研究工作。

《中国美术史》是胡蛮倾注毕生心血的代
表作。自问世以来，胡蛮多次修订完善。他多次
表示，由于时代所限，书中存在不足，希望有机
会重写。新中国成立后，他补充了第十二章，新
增“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新中国美术”等内容。
该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全国美
术理论专业的教科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蛮已是两鬓浓
霜的老人。他身患冠心病、肺气肿等多种疾病，
却依然坚韧勤奋，继续从事《中国美术史》的修
订充实工作。他曾亲赴洛阳、郑州、西安等地实
地考察，收集大量史料。遗憾的是，在刚刚修改
完难度很大的先秦部分后，他就病倒了，未能
完成全部修订工作。

这位一生追求美、 探索美的著名美学家，
不得不接受最心爱作品的“残缺之美”。

虽有缺憾，仍是经典。
近年来，陆续有专家学者以胡蛮为研究对

象，相关论文、论著不断涌现，胡蛮的思想与成
就影响至今。

今天，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来到延安，走进
鲁艺文化园区东山胡蛮纪念馆，仍能见到《中
国美术史》这部皇皇巨著。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新华社
推出《红色印记·讲不完的延安》系列节目，曾
专题讲述“窑洞里诞生的《中国美术史》”，将这
段历史再次带入公众视野。

小院里的“怪老人”
亲历 20 世纪中国美术风云的胡蛮， 在普

通人眼里是怎样的形象？ 1986年，《北京晚报》
刊登了一篇题为《小院里的“怪老人”》一文，描
述了一名晚辈眼中的胡蛮：

“他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头颅和脸盘都
很大，微驼着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嘴里经
常絮絮叨叨的。 有时会无端地骂将起来。 院子
里孩子多，他经常带着孩子们唱‘大生产’之类
的歌，都是延安时代的。 有时常带着孩子们喊
起口号来：‘打倒坏东西！’‘打倒鬼子！’他的夫
人这时就忙搀他进屋。

“不久我就知道，这位老者就是胡蛮！我在
学生时代读过他的《中国美术史》和其他著作。
他是那位我久已仰之的美术理论家、艺术教育
家和画家！他就是鲁迅先生深为爱护和器重的
学生！ 1935 年国民党政府追捕他时，是鲁迅和
宋庆龄把他送到苏联去的。

“就是他。 我发现他也时常安详地坐在自
己家门前，沉思着。一次，我终于怀着敬意走到
他面前，向他问候。老人显得由衷地高兴，让我
坐在小板凳上，慢悠悠地同我谈天。 他学识渊
博、谈吐爽直，警句、妙语迭出。熟了，我们也谈
到形势；他骂，我点头。谈得投机，他就骂起来，
河南话夹着北京话，骂得痛快！ 我们常常这样
谈，成了忘年之交。

“后来，小院里的艺术家们都搬进了新居，
分开了。 见面时还互相询问。 尤其关心胡蛮同
志，听说他八旬高龄，还在埋头著述。 ”

游子终于“回家”
1986年 8 月 22 日，胡蛮在北京与世长辞，

享年 82 岁。
多年来， 家乡人一直盼望着游子的归来。

在他的追悼会上，亲人特意从周口扶沟千里迢
迢带来一束谷穗、一束高粱，放置在他的遗像
前。豫东平原的小米、高粱养育了他。这沉甸甸
的穗粒，是故乡土地的馈赠，也承载着一个朴
素的愿望———希望他在天之灵，还能记起家乡
的味道。

胡蛮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骨灰被撒进
河南境内的黄河。 那位曾与家庭决裂的游子，
终于又“回家”了。

胡蛮 ， 当代中国美术史的重要人物 ，其
艺术轨迹贯穿于 20 世纪左翼美术时期 、留
苏时期、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
期。 作为新中国美术革命活动的组织者 、记
录者，胡蛮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美术的历
史长河中。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中国美术史》部分版本。

▲1940 年，鲁艺美术系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右一为胡蛮。

胡蛮 1964 年留影。

阅读提示：
在 20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从周

口扶沟走出的胡蛮具有重要地位和影

响：
他的作品曾获得齐白石、 徐悲鸿的

喜爱。
他组织发起左翼美术活动，与斯诺、

史沫特莱亲密交往。
他被称为鲁迅先生的好学生， 如今

上海鲁迅故居中仍陈列其作品。
鲁迅、 宋庆龄帮助他赴苏联学习和

进行文化交流。
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负责人介绍他入

党。
他曾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美术史著书第

一人。
专家学者对他的思想、 贡献进行系

统研究。

▲

1939年，胡蛮（右一）与丁玲、萧三在延安。 埃德加·斯诺 摄


